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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
——从婺剧《西施泪》、《情殇》剧本谈起 
 
一日，在网上遇见一位年轻戏友，问我怎么看东阳市婺剧团的
新编历史剧《情殇》。曾经看过该团林文贵、刘领红演的《二堂放
子》，印象颇佳。恕我孤陋寡闻，光看《情殇》这个名字，高深得
很，不知道是一本什么戏，惭愧得紧。如果光从字面上理解，
“殇”的本义是“未成年而死”，接近于“夭折”，《楚辞》中有
《离殇》；引申义是“为国战死者”，《楚辞》中有《国殇》；把
《情殇》翻译成现代汉语，大概是“感情的夭折”，什么时代？谁
的感情夭折？为谁夭折？一无所知。后来在百度上搜查，才知取材
于西施和范蠡的传说，类似的婺剧本来就有浙江婺剧团的《西施
泪》。 
这么一本很通俗的戏，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高深的名字呢？自
从上世纪推出电视政论篇《河殇》以后，这个生僻的“殇”字，忽
然成为时尚人士专门用来装点门面的道具，从石头里接连蹦出不少
“殇”来：愿殇、天殇、海殇、雨殇、树殇，如今又弄出个《情
殇》。我们金华兰溪的先贤李笠翁在他的经典著作《闲情偶记》
里，对戏曲的“词采”有过精辟的论述，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看
来，依然没有过时。第一个观点是“贵浅显”：“诗文之词采，贵
典雅而忌粗俗，宜蕴藉而忌分明。词曲则不然，话则本之街谈巷
议，事则取其直说明言。”第二个观点是“忌填塞”：“传奇不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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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，文章做与读书人看，故不怪其深，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
人同看，又与不读书之如妇人小儿同看，故贵浅不贵深。”正因为
戏曲是演给读书人、不读书人、妇女、小孩同看的，贵浅不贵深，
要求通俗易懂，深入浅出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，“能于浅处见才，
方是文章高手”。 
戏曲的个性贵在浅显，东阳市婺剧团或许要赶时髦，在取名时
并没有考虑男女老少的观众看不看得懂。毕竟这是演戏，不是做
诗，何苦要装得文皱皱的呢？好在该团身段柔软，随机应变，下乡
演出时将《情殇》更名为《越女情》。浅显倒是浅显了，不过还是
不明确，天下越女多多少，到底是谁？哪里人？诸暨的？义乌的？
缙云的？真是何苦来呢！原来浙江婺剧团的《西施泪》多好，戏名
里明明白白地点出了两个意象“西施+泪”，清清楚楚地告诉观
众，这是一个关于西施的悲剧故事。 
说起取名，也算是一门艺术吧，无论是人名，还是戏名。最高
的境界是雅俗共赏，俗者见浅，雅者见深，各得其所。譬如，文革
时期很多家长喜欢给孩子取名“向阳”，常人一见，脱口而出：
“哈哈，李向阳”，“李向阳”也不错啊，《平原游击队》里的虎
胆英雄；雅人一见，不假思索：“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易为
春”、“向阳门第春常在，积善人家庆有余。”吉祥讨彩啊。至于
小说《围城》中，钱钟书给男女主人公取名为“方鸿渐”（意为飞
鸿停在河岸上，见《周易》）、“孙柔嘉”（意为温柔而美好，见
《诗经》），对熟读四书五经的古人来讲，浅显易懂，而对于很少
涉猎国学的今人来讲，已经过于艰深晦涩了。 
儿时在家，看到村里人给新生儿取名，没有读过书的倒好，老
老实实，花点钱请算命先生代劳，无非是算一算孩子的“金木水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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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”，缺什么补什么；而读过几年书、只有半桶水的人，却故作高
深，拿了一本词典，翻来覆去，最后取出“潺淼”这样难写难读、
毫无意义的古怪名字，还要自鸣得意，四处炫耀。深人示人以浅，
浅人示人以深，《情殇》戏名故作艰深晦涩，让人如坠五里云雾。
我一直以为感情戏是婺剧的短腿，虽然以“文戏武做，武戏文
做”而独具魅力，似乎已臻于完美；我一直以为郑兰香擅长扮演小
尼姑、白牡丹之类娇俏调皮的小花旦，扮演端庄凝重的正旦是她的
短腿，虽然文武兼备，唱念做打俱佳；当我看了由浙江婺剧团改
编、郑兰香主演的婺剧电影《西施泪》以后，完全颠覆了陈旧观
念，郑兰香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全才，婺剧完全能够演好情感戏。 
《西施泪》以婺剧自己的方式，浓墨重彩地演绎了西施和范蠡
感天动地的人间真情，塑造了西施侠骨柔肠的丰满形象，主要体现
在以下四个场面： 
第一场，当范蠡因“窝藏”自己而被吴兵所抓，躲在一旁的西
施不顾个人安危，挺身而出，以己身换范蠡，并不甘受辱，意欲拔
剑自刎； 
第二场，在吴国为奴的范蠡跪在地上，让做了吴王妃的西施做
上车的垫脚石，西施“见将军难禁悲泪似泉涌，一霎时万把钢刀刺
心胸”，顿时天旋地转； 
第三场，范蠡为消除夫差的猜疑，送三千骑兵到吴国，夫差在
馆娃宫上命西施给范蠡敬酒，西施以“此杯本是越溪产，千磨万劫
已失形。吴酒难变黄金色，献与将军细品酩”，表明不忘故国的心
志，激励范蠡不忘旧耻，报仇雪恨； 
第四场，夫差和范蠡在馆娃宫挥剑拼杀，危急时刻，西施挺身
而出，救了范蠡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：“（金+属）镂剑伤入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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腑，难随将军同归途。相逢不幸成永别，莫为西施抛泪珠”，剧情
最后达到了高潮。这个悲剧的结局，比西施和范蠡泛舟五湖的传说
更加感人肺腑，催人泪下。 
在《西施泪》中，西施和范蠡的爱情是放在复国这个主题下
的，体现了国破家亡之痛；而在推倒重来的《情殇》中，完全颠覆
了《西施泪》的主题和剧情，虚构了不顾历史背景的“仁爱” 主
题，编造了西施和夫差、范蠡之间的三角恋爱故事，真的有些匪夷
所思。 
在《情殇》中，西施俨然成为一个越国派往吴国的“和平使
者”，为了推广她的“仁爱”一说，发表了“和平宣言”：“屠戮
无辜非人性，息兵止戈睦邦邻。广施仁爱立诚信，恩加海内颂太
平。”西施还切切实实地践行她的主张：“睦邦邻吴越交好如一
家，通有无相辅相助，利人又利己。”“我已恳请大王免除越国贡
物，以后物物平等交换。连年来放赈灾粮，教化百姓，以消战争之
祸，解百姓之困哪。”当得知勾践准备归还吴国两万担已经煮熟的
稻谷作为来年的种子，还要自己杀死伍子胥时，西施劝他：“睦邻
安邦休刀兵，行王道大仁大爱惠万民。”“昔日求吴王赐万千兄弟
姐妹吉祥，今日也求你赐吴国万千无辜百姓平安。”以今人的眼光
看来，吴越都在江浙两省，本是一家；而在战国时代，却是势不两
立、杀父深仇的敌国：先是越国杀死了吴王阖闾；后是阖闾之子夫
差在伍子胥的辅佐下，励精图治，三年后兵临会稽，越王勾践匍匐
为奴，石室养马；最后勾践卧薪尝胆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兴兵
灭吴。由此可见，在烽烟四起的战国时代，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
刻，西施的所谓“仁爱”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，难怪有人说该剧
宣扬了“奴隶主义”，自己被人奴役了，还乐不思蜀，感觉很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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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如当年日本侵略中国，国人也以“仁爱”回应日本的“大东亚共
荣”的谎言，就不用抵抗了。 
西施“仁爱”说在越国碰了壁，却得到了吴王夫差的共鸣：
“斩臣服之国君，是为背信；诛友邦之来使，是为无礼；杀本王爱
妃，是为薄情寡义。”并为越国放粮一万担，拯救灾民。夫差不仅
仁德爱民，宽宏大量，与西施心灵相通，而且对西施嘘寒问暖，百
般体贴，成了一位光明磊落的大丈夫、有情有义的真君子，逐渐赢
得了西施的芳心。从当初痛别范蠡、入吴为妃的被逼无奈，到“念
大王集宠幸千百一身，沐新爱忆旧情枉自伤悲”的两头为难，再到
“西施心中愧疚深，红颜厄运家国忘”的深深自责。在临死之前，
夫差有一段慷慨陈词：“安得娘娘身无恙，大丈夫一死又何妨！”
“大丈夫生当人杰，雄风在死做鬼枭。”完全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
丈夫、宁死不屈的大英雄，难怪西施对死后的夫差顶礼膜拜：“磊
磊君子仁之君，不求予取求真情。人说王业梦寐求，宁弃王业情不
变。人说君位享至尊，宁失至尊情不变。人说生命诚可贵，宁舍生
命情不变。言行合一践前诺，读懂西施仁爱心。”西施是“高山流
水遇知音”了。 
而在《西施泪》中，吴王夫差是一个荒淫无度、不理朝政、听
信谗言、诛杀忠臣的昏君。西施虽受宠幸，无时无刻不思念故国：
“吴宫海棠带露开，西施捧心姑苏台。脂粉难将旧痕盖，心病本从
心事来。”并以飞鸟寄托自己回家的愿望：“仰飞鸟兮云间，凌长
空兮翩翩。失巢穴兮哀怨，恋故土兮呜咽。天茫茫兮路远，知再返
兮何年。” 
荒淫暴虐的夫差成了光明磊落的君子，含垢忍辱、卧薪尝胆的
勾践和范蠡君臣，都成了只讲权谋、阴险狡诈、不讲情义、没有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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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的小人。在《西施泪》中，面对吴军的搜查，范蠡劝西施快躲起
来，“姑娘你莫入虎口作羔羊”，并表示国难当头、无力保护自己
心爱女子的愧疚；勾践也是一样，“还望西施姑娘前程珍重”。而
在《情殇》中，范蠡请求西施：“求雄起暂受辱强越疲吴，有情人
终相聚待等明天”，勾践更是把西施当作“人肉炸弹”：“惊天红
颜一奇葩，堪敌十万黄金甲”，为了保全自己，把西施作为羔羊，
送入虎口。当西施拒绝勾践要她除掉伍子胥的时候，勾践竟然请求
雅兰公主毒死西施，然后嫁祸伍子胥，是何等的阴险！在夫差逐步
赢得西施芳心的同时，范蠡最终失去了西施的感情：“原以为为君
解难，别投怀抱虚酬应。谁曾想大王真情，感天动地掠我心。大王
他王业江山融关爱，大王他泣血饮命铸真情。浣纱本是定情物，洁
白无瑕似我心。今日魂儿飞魄儿散，心已死情已殇，只将浣纱做孝
绫”，正式把他们之间的爱情送进坟墓。 
吴越两国的争霸战争是历史，西施范蠡的爱情故事是传说。无
论是历史，还是传说，几千年来，已经在老百姓心中有了心理积
淀，形成思维定势。作为家喻户晓的传统，我觉得不宜轻易更改，
更不宜完全颠倒，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假如有人修改《秦
香莲》的剧本，把薄情寡义的陈世美改成重情多义的君子，把孝顺
公婆的秦香莲改成红杏出墙的荡妇，把铁面无私的包拯改成徇私枉
法的贪官，观众能够接受吗？！如果越剧《梁三伯与祝英台》也像
电视连续剧那样，把马文才改成武功高强的公子，观众能够接受
吗？！尊重传统，敬畏传统，即使要修改传统中的不合理之处，也
要慎之又慎，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。 
说真的，东阳市婺剧团新编大型历史婺剧《情殇》，可谓倾情
投入、苦心孤诣，其大胆创新的精神和勇气令人感动。可为什么这
厦
 门
 大
 学
 图
 书
 馆
么一个花大力气、用大本钱的大手笔、大制作，激不起大多数观众
的共鸣呢？其根源是走入一条舍弃传统、推倒重来的歧途。想起了
诗圣杜甫的两句诗：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”，借用
到婺剧上来，前者是指推倒重来，后者是指推陈出新吧。 
婺剧虽然不景气，但毕竟还有金丽衢等地广阔的农村市场。奉
劝梨园子弟不要妄自菲薄，病急乱投医，如果真要借鉴其他剧种的
好经验，不妨多向京剧学习，而不是更没有市场的舞剧、话剧，切
莫把冰冷的僵尸作为灵验的菩萨顶礼膜拜。 
 
 
